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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洛果洛果洛 笔记笔记（（十二十二）） 一言一言一言 难忘难忘

慢阅读慢阅读

人类只是通过文化和在文化
中实现为充分的人性的存在。没
有 无 人 类 大 脑 （赋 有 行 动 、 知
觉、理解、学习的能力的生物器
官） 的文化，但也没有无文化的
精神，亦即意识和思想的能力。
人类精神是在大脑-文化的关系中
产生和强化的一种涌现。精神一
旦涌现出来，它就干预大脑的运
作和反馈作用于它。因此一个三
元联立的圆环存在于大脑←→精
神←→文化之间，其中每一项对
于另外任一项都是必要的。精神
是文化引起的大脑的涌现，而文
化没有大脑也将不能存在。

——（法）埃德加·莫兰

在论述人“一中之二”“合二
为一”的基本特点后，莫兰从三
个圆环，即“大脑←→精神←→
文化”“理性←→感情←→冲动”

“个人←→社会←→族群”的角
度，继续阐述他关于“人类之为
人类的”主要表现。第一个就是
大脑、精神与文化的关系。他认
为，人类是一个文化的存在，是
通过文化并且在文化之中来实现
充分的人性的存在。因此，人的
大脑与人的精神也是文化的存
在，是深受文化影响的大脑和精
神，没有离开大脑的文化，也没
有离开文化的精神。这三者之间
的关系，莫兰用了双向作用、彼
此影响的箭头。也就是说，人类
的精神活动是在大脑与文化的关
系中“产生和强化的一种涌现”，
作为个体的精神发育，既依赖于
社会文化的丰富与传承，也依赖
于大脑活动的效率与效果。人的
大脑也在个人的精神活动之中、
在社会的文化运动之中成长发
育。而作为个体的大脑和精神成
长，也为文化的丰富和发展奠定
了基础。这三者是缺一不可的

“三元联立的圆环”。

人类是一个既充分的生物的
又充分的文化的存在，他本身包
含这种原始的合二为一性。这是
一个高级的和超级的生物，他以
前所未有的方式发展了生命的潜
能。他以过度发展的方式表现了
个人的自我中心的和利他主义的
品质，在痴迷和沉醉中达到生命
的情绪顶点，因此在其超强的生
命力中“智人”又是“狂徒”。人
因 此 是 一 个 充 分 的 生 物 学 的 存
在，但是如果他不充分地拥有文
化，他将是一个最低级的灵长类
动物。是文化在他身上积累起那
些被保存、传授、学习的东西，
它 们 包 含 着 后 天 获 得 的 规 范 和
原则。

——（法）埃德加·莫兰

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既
是一个生物的存在，又是一个文
化的存在，这种“一中之二”或
者“合二为一”的特点，决定了
人是一个生物体，但不是一个简
单的低级的生物体，而是一个

“高级的和超级的生物”。人之所
以成为“高级的和超级的生物”，
正是因为人的文化性超越了生物
性的存在。如果人不能够充分地
拥有文化，充其量只是一个“最
低级的灵长类动物”。正是由于拥
有了文化，人类在表现出自我中
心的同时，更可以表现出利他主
义的品质；科学和艺术的活动中
可以如醉如痴，全身心地投入其
中……这些都是其他生物无法做
到的。人的这种文化性，让人类
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发展了自己的
生命潜能，通过不断学习和传
承，让自己不断地超越前人。从
这个意义上说，文化性，是人类
的重要特征和本质属性，也是人
类得以不断成长、不断创造、不
断前行的内在力量。当然，在强
调这种文化性的同时，不应该忘

记人的生物性特点，也是尊重这
种“一中之二”特点的要求。

我们应该承认我们在物理宇
宙和生物范围的双重根基，同时
还有人类特有的脱离根基：我们
既在自然之中又在自然之外……
我们出自宇宙、自然、生命，但
是由于我们的人类性本身，又出
自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精神、我
们的意识，因此我们变得异在于
这个与我们仍然隐藏地具有紧密
联系的宇宙，使我们认识这个物
理世界的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
识，又因此使我们远离它。理性
地与科学地考察宇宙这一事实本
身又使我们与它分开。我们发展
得超越了物理世界和生物世界，
而正是在这个超越中实现着人类
性的充分发展。

——（法）埃德加·莫兰

对于那些主张“人是万物之
灵”的人来说，经常容易产生

“人是世界主宰”的观念，容易忽
视人作为宇宙和自然的一部分，
容易产生盲目自大的人类中心主
义。其实，人首先是一个“生物
的自组织”，按照莫兰的说法，我
们机体中的基本粒子大概在 150
亿年前宇宙产生的最初几秒钟就

出现了，我们身上的碳原子是在
早于我们的一个或者几个太阳中
形成的，而我们身上的分子是在
地球激变的最初时刻聚集起来
的。所以，我们“只是宇宙散居
地上的一点草芥、太阳系中的一
些碎屑、地球存在中的一颗细小
的萌芽”。人类作为这个行星的生
物，“我们生死攸关地依赖着地球
的生物圈。我们应该承认我们的
十分物理的又十分生物的地球本
征”。但是，同时，人类又是自然
之外的。在人进化的过程之中，
人逐步“人类化”，产生了语言、
文字和文化，产生了“可以代代
相传的知识、本领、信仰、神话
的后天获得的库藏”，这样，人就
有了两个入口：一个是生物物理
学的入口，一个是心理-社会-文
化 的 入 口 ，“ 两 个 入 口 互 相 凭
借”。如果从全息的观点来看，我
们每个人身上都蕴含着整个人
类、整个生命乃至整个宇宙的信
息，这也是蕴藏在我们“人性深
处的神秘”。所以，人类应该学会
谦卑，理解人类不仅是一个命运
共同体，宇宙也是一个命运共同
体。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之上，人
类才能超越物理世界和生物世
界，并且在这个超越过程中实现
自己的充分发展。

人类与文化
苏禾日

又在玛多住了一夜，已经习惯了小城
旷野夜风，声嘶力竭。夜已阑，声音渐次
小了，黎明前的玛多县城，静若处子。被
清晨的阳光唤醒，跃身而起，拉开厚厚的
帘幔，穹隆湛蓝如扎陵湖、鄂陵湖之波，
曦光四溢，红了一座县城。

行程安排将离开玛多去玉树，翻越巴
颜喀拉，那座蒙古人眼中富饶青黑色的
山，但是要经过一片星罗棋布的海子，
《旧唐书·吐蕃传》称为星宿海。在他的
阅读记忆中，他已经神游数遍，登临群山
之巅，鸟瞰万千星星落大荒，这是怎样的
一种境界。

吃过早餐，喝了几杯酥油茶，身体热
了。离开玛多时，还有一件事情要做，游
览岭·格萨尔王文化博览园。离开时，他
问自己，此别还会再来吗？往旅社四楼瞅
了一眼，今生今世的体温、信息、气息，
便永远遗落于玛多了，也许往生轮回之
时，再来寻找留在黄河源的魂魄。

岭·格萨尔王文化博览园建在半山坡
上，32面展示墙上雕有89幅浮雕，都是
岭·格萨尔赛马一举成名、登上王位、一
统岭国的故事，是神话、传说，抑或真实
的存在。绕着斜坡道拾级而上，登上广
场，往岭上一看，正中央是岭·格萨尔骑
在独角马背上，御风而行、马踏雪岭的英
姿。而另一山丘上，则是岭·格萨尔王之
妃珠姆景泰蓝般的雕像，有十几米之高，
右手持箭镞，左手捧金塔，镀金脸庞神情
凝重，目光忧伤，鹄立于大荒，目送岭·
格萨尔王远征。英雄传奇在青海果洛、玉
树流传甚广，西藏昌都、那曲等三十九族
之地，岭·格萨尔王史诗说唱艺人天传神
授的故事，更添了几分神秘色彩。他听过
史诗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的说唱，尽管一词未
懂，却被铿锵的旋律所燃烧，生命之躯也随
之驰骋。彼时，他入阿里改则县，还去了传
说中的珠姆王妃的故里，在古上象雄和下象
雄行游，岭·格萨尔王和珠姆的故事，像风
一样，沉入牧人与农家的青烟，浮冉红尘，
千百年不散。

前方，独角神马金箭的影子在移动，
英雄梦想沉到黄河里，飘向远方。健步下
山，登车，朝着星宿海驶去，白天去看星
星，那是一种怎样的浪漫与神奇。

出玛多县城，一路向南，从扎陵湖边
驰过，向着星宿海疾驶，寻梦，喊魂。当
年，他读《旧唐书》，曾经不止一次地遥
望大唐遣吐蕃使刘元鼎、王玄策等人，过
了黄河沿、柏海，策马走近星宿海，看到
一个个海子、湖泊、池塘，像上苍之手捏
碎的珠子，落到了那山峦起伏的巴颜喀拉
南麓，镶嵌在东昆仑雪山与旷野之间，数
不胜数。也许星宿海离天最近，到了夜

晚，一条巨大的星河、星流从深邃落下，
巨大的星幕犹如钻石般闪亮，将远天野岭
连成一片海。这样的星河奔涌，才是黄河
远上白云间，才是黄河之水天上来。粼光
闪烁，让坐在帐篷前的大唐士子惊呆了，
颇有一种“纵幕天席地，居无庐室，以八
荒为域，日月为扃”般的诗境。于是，将
一块冰、一把雪揣到怀里，用体温化冰为
水，研墨，蘸着生命的膏血，记下了星宿海
的星光巨流河。其实，在四川甘孜州稻城、
西藏阿里，中国科学院建有观测站，天气晴
好时，黄昏将近，夜色温柔起来，便可看到
天幕星流奔来的极天之境，直至拂晓。

在星宿海能看到星星吗？他轻拍扶手
叩问，今夜不宿星宿海，何处去望星空
呢？出玛多县城北20多公里，寒山与星
海不曾入梦来，今晨别梦短，一梦未尽，
车已戛然停下。见路边牌子上写着“星宿
海”三个大字，一脚跨出车门，他颇感失
望，刚才在县城还万里无云，此时天空飘
来厚厚的云团，水蒸云积，湖呈铅灰色，
阳光被乌云遮住了，且有些冷。公路下就
是星宿海，与他书中、梦中、想象中浮现
过的星宿海截然不同，似乎隔了很多光
年。从马路沿上走下来，眼前就是湖泊，
弯弯的，一个舌状湖泊，绕沙丘浅滩而
居，据说水流向鄂陵湖。

往湖边走去，他的脚步突然变得沉重
起来，千万里追星宿海而来，少年观星在
梦中，青年看星在书中，中年望星在旅
途，而衰年呢？当他真正走近星宿海时，
湖面只有一行江鸥在水面上，见游人而
来，一点也不惧怕，折头往湖心游去，欲
出他们的视野。远眺江鸥的水迹越游越
远，飘飘白云低，艽野一群鸥。它们是从
大唐飞来的，还是在大元落下的，抑或从
大清国而返？其实，自从汉武帝在朝堂上
听任张骞所说，钦定黄河源出于阗国之西
的昆仑山，太史公和班固治史时并不苟
同，多有保留。时光漫过大唐，一代开国
名将李靖携李道宗、侯君集率兵追击吐浴
浑，曾兵临星宿海，然战事忙乱，无暇欣
赏星宿海的星星奇观，更不知河源就在前
方。到了元代，元世祖忽必烈派都实考察
黄河源，打马而行，走到了扎陵湖、鄂陵
湖、星宿海。1315年潘昂霄根据都实的
实地勘查，写出了《河源志》，指出黄河
之源在星宿海西南百余里处，称此处“水
从地涌出如井，其井百余”。到了大清康
乾两朝，仍关注这片星宿海。康熙四十三
年，康熙命拉锡、舒兰探河源，也到了星
宿海，发现了三条河流，但是，并未走到
真正的河源处。回京后，绘制出《皇舆全
览图》。乾隆四十七年，皇帝派侍卫阿弥
达“恭祭河源”，再次考察源出昆仑。阿
弥达不仅抵达星宿海，还西行三百里，溯
拉锡、舒兰发现的三条河流而上，直抵星
宿海西南的阿勒斯坦郭勒河，即今天的卡
日曲，确定了黄河上源。

四位帝王钦定黄河源，大元、大清的
皇家行者环星宿海而行，夜观星河，那只
是一种自然星光，可是青天白日里，能看
到星星吗？那可是天地异象。冥冥之中，
他仿佛看到这些先人还踽踽独行雪岭上，
看到了星流如海。

江鸥渐远，回到车中，他雅兴未减，
莫名其妙地改起老杜的诗：“月低艽野
阔，星涌大河流。”他相信，星宿海的星
星不仅黑夜可观，白天同样可以一揽入
怀，只是缘未到，不是时未至。果然，车
往前行驶了一段时间，太阳融尽云海，跃
入天际，平原渐渐从倒车镜中远去，车子
驶向山岭，渐次升高视野。他从车窗看出
去，偌大一片河谷，星星点点，宛如上苍
手持一个巨大的天镜，顺手拽过太阳金
锤，一锤砸破银镜，碎成万千银片，落入
星宿海，碎成大珠小珠落洪荒，成为数也
数不清的春花溪、桃花潭、秋水池，如
星、如月，似日月潭、似昆明湖，似洱
海，更像筇海、洞庭、鄱阳、若太湖般的
大，惊现于他的视野里，浩浩荡荡、蔚为
大观也。

天尽头，碧水连天涌。太阳钟盘旋至
12 点钟位置。车将至山巅，他突然疾
呼，停车，看到星宿海里的星星啦！司机
停车，皆移步下车。伫立于群山之巅，俯
瞰河谷，卡日曲、约古宗列和扎曲三条河
流，或断或流，或止或淌，汪出上千大小
不一的星湖，当顶的太阳照在湖面上有所
反射，微风吹起涟漪，湖泊，星海，每一
个池塘，每一个湖泊，每一朵浪花，都是
一颗星星，巨星、流星、彗星，在阳光下
跳荡、追逐、闪烁，随风起舞。

星宿海里看星星，今日星光如此灿烂！
且看果洛笔记之十三《巴颜喀拉，青

黑色的山》。

星
宿
海
里
看
星
星

徐
剑

在开封黄河大堤边的柳园口乡
半堤村，有一个精致的园子，叫

“仓颉汉字园”。仓颉作为黄帝的史
官，是创造并整理汉字的先祖。我
多次走进仓颉汉字园，来到这里了
解中华汉字的神奇，解读华夏文字
承载的文化基因，触摸过往，敬畏
文字。

我的家乡是“杞人忧天”传说
的“发生地”，豫东平原一个普通的
小村庄，孩提时代在这里学习、成
长。在乡村行走，会有一种永远走
不到头的感觉，平畴如砥，沃野千
里，一望无际，远与天接。在村里
学校，我认识了文字。在村北那个
祖祖辈辈都称为“塚子”的商代文
化遗址，我听大人讲“白师爷”的
故事；在父母亲的代销点里，在父
老乡亲朴实的语言中，听了数不完
的农谚，那些农谚成为农民引以为
豪的村耕文化。在老家生活的点点
滴滴，也让我更深地了解费孝通的
《乡土中国》。即便如今已在城市工
作生活，也不会忘怀故乡，那是一
种美好，一种令人难忘和深刻的感
情。乡愁文化永远铭刻在我的骨
髓，这种刻骨铭心的记忆是我对中
国文字博大精深的理解，是我对乡
村文化的领悟，是指引我敬畏文字
的源生地，也让我懂得 《尚书·五
子之歌》 里“民可近不可下，民惟
邦本，本固邦宁”的古人智慧。

生我养我的小村庄虽距离黄河
还有百余公里，但农村人说起来都
是黄河岸边。我对黄河的初步认
知，还是在小时候，每逢农村连日
大旱，常听大人们说要买黄河水来
灌溉农田，村西那条铁底河自北向
南引来黄河水，连天加夜抗旱浇
水。那时我还没有开封黄河文化的
概念。上中学后，从课本里寻找关
于黄河的篇章，阅读李准的 《黄河
东流去》 和路遥的 《平凡的世界》，

我才开始震撼。一部是描写黄泛区
人民经历的沉重灾难和可歌可泣的
斗争；一部展示了普通人在大时代
历史进程中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
路。“黄河水总有清的一天，人不能
穷一辈子”，至今激励着生活在黄河
岸边的农民。2016 年 9 月，我来到
位于黄河滩区的祥符区刘店乡刘店
村开展精准扶贫，近 3 年的时间
里，与黄河岸边的村民同饮黄河
水、脚踏黄土地、聆听黄河事、结
下了黄河情，用心用情撰写的 《黄
河情，刘店梦》 荣获河南省统一战
线“助力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
攻坚”征文一等奖，围绕开封市统
一战线助力脱贫攻坚采写消息、通
讯、评论等稿件被国家级媒体采用。

开封的城市兴衰与黄河息息相
关。2019年以来，我结合工作把整

理黄河文化故事作为
统战宣传工作的重要
组 成 部 分 。 李 大 钊 、
刘青霞、林则徐、冯
玉祥等风云人物，开
封的镇河铁犀、开封
红楼、辛亥革命十一
烈 士 墓 等 宝 藏 旧 址 ，
岁岁安澜幸福河、九
曲黄河最后一道弯都
成 了 我 写 作 的 源 泉 。
一朝步入画卷，一日
梦回千年。宋代孟元
老《东京梦华录》、张
择端 《清明上河图》、
王 希 孟 《千 里 江 山
图》 还原千年古都汴
京 盛 景 。《东 京 梦 华
录》 我购买了多种版
本，仔细研读，开启
我 对 北 宋 文 化 的 热
爱 。 从 农 村 走 入 县
城 ， 从 县 城 又 到 开
封 ， 我 在 读 书 的 同

时，也写写随笔、杂记、散文等，
《开封四月最清明》《一幅画一座
园》《让更多文物和文化遗产活起
来》《王希孟和他的千里江山图》等
一篇篇文字见诸报端文艺副刊。

“魂飞万里，盼归来，此水此山
此地。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
成雨……”黄河文化在革命传统中
转换再生，一条大河见证着中国共
产党星火燎原的磅礴力量。黄河九
曲十八弯，将入海前最后一道弯挥
洒在开封兰考。焦裕禄亲手种下的

“焦桐”亭亭如盖，昔日因黄河造成
风沙灾害，如今已成为“绿色银
行”，是兼济天下的黄河奏鸣曲。
2019年以来，我把兰考作为调研采
访点，数次来到“焦桐”树下，深
入乡村调研，写出《兰桐花开》《绿
我涓滴，会它千倾澄碧》《焦桐常

青》《仰望焦桐》 等近百篇调研报
告、通讯、消息、散文等，反映兰
考广大干群深学细照笃行焦裕禄精
神，积极投身到稳定脱贫奔小康火
热实践的精气神，实地感受兰考大
地日新月异的新变化新气象。

一个人，若能拥有一种诗意的
世界，便能远离枯燥乏味，从而身
心舒畅、自如自在。我最大的幸运
是爱好与工作一致，让我愉快地工
作、开心地写字，永远保持对文字
的敬畏。文化底蕴深厚的开封也感
召着很多党外人士通过文艺作品抒
发对这座城市和生活的热爱。刘海
潮、甘桂芬、韩梅、陈连义、张俊
丽……都成为我笔下“同心故事
会”的主人公，写出他们真实的存
在和情感，为画出统一战线最大同
心圆作着自己的努力。

一路走来，也让我明白，做一
个敬畏文字的人，才能有情怀。有
情怀，就能处处发现生活中的美，
才能心中有梦、眼中有光，生命自
然变得丰富而充实，才能找到什么
是诗与远方的最美答案。敬畏文
字，让我抓住了时代的机遇，才使
个人价值在时代与历史进程中得到
更好实现。

敬 畏 文 字
李军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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